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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摇言

人一己百摇虽柔必强

吴荫培

初识飞雪是在十年前，当时，她是作为 “文学青年”经

朋友介绍来让我看几篇作品的。从她谦恭的神情，从稿纸上

工整的字迹，从看似娓娓道来却又充盈激情的文章，我判断

她很纯情、很宁静、很有才气，也很执著。考虑到她当时的

情况，我建议她多读点儿书。一边读一边思考和感悟小说的

规律。我告诉她，一切知识的真正掌握，主要的是自己思考

后的感悟，尤其是做文学。没想到，几年后她再来的时候就

带来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滴血合欢花》（天津百花文艺出

版社出版）。接过散发着油墨香的书，怀着惊讶和敬佩一口气

读完后发现，她对小说已经完全感悟了。她告诉我，近年来，

她读了上百本小说，把她能找到的古今中外有点儿名气的书

都读了。平均四五天读一本。

读这么多的书，还要写作，不工作吗？她说：“不上班了！

专门写作。”

三十多岁就不上班了，退下来专门写作，可见她对文学的

执著。听说过，她的家庭状况不算太好，先生在一家企业开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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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，有一个上学的男孩，自己原是国企的办事员。这样的年纪，

这样的身份，工资肯定是不会太高的，能维持生活就了不得了，

更不会有多少积蓄。她一退，靠她先生一个人的工资维持三口

之家的生活，行吗？飞雪大概猜到了我的疑虑，轻松、坦然地

告诉我，她对生活没有任何要求，穿只求能遮体，食只求能果

腹。惟一的奢求是在厨房与厕所间三平米的过道里放一张书桌，

在这块属于她的领地里能让她在稿子上自由自在地驰骋。儿子

可以关起门来做作业，先生可以关起门来看电视，互不干扰。

这我才知道了她对文学的痴迷。“天道助痴”，这是亘古的定律。

我相信她很快就会拿出第二部作品来。果然，不到一年，这部

《落红情》又要在北京出版了。

从《滴血合欢花》到《落红情》可以看出，她很适合写长

篇小说，她想像力丰富，很会结构故事，也很会刻画人物，几

十万字一部书，她挥洒自如，游刃有余。她能准确灵动地把握

人物的性格和思维走向，时而激烈，让你震撼；时而凄婉，令

你动容。如果说在《滴血合欢花》中还略显稚嫩的话，那么到

《落红情》则相当成熟了。她站到了一个很高的视角让人物用她

自己的命运，生动、形象地阐述了“我思顾我在”这个古老的

哲学命题。小说通过漂亮女孩曦诺高考落榜后面对自己的未来

进行的思考，从哲学的深度，对青年的生活、爱情和事业做了

形象的演绎。

飞雪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又一次验证了一个古训：“人一能

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”有了这种精神，还有什么不

可以学会，什么不可以做成的吗？

写作是很艰苦的，是脑力与体力一并大量消耗的工作，尤

其是写长篇小说，一般都是几个月足不出户，所以有人说写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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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是一种煎熬。小说是作家用心血煎出来、熬出来的。飞雪必

然也是如此。这次见到飞雪，尽管明显地感觉到了她的成熟和

老练，但也看出了她因熬夜写作造成的亏损和虚弱。愿她能多

多保重，读者还期盼着能读到她更多的好作品呢。

圆园园猿年苑月摇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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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摇一摇章

漫山遍野的椰子、苹果、核桃、荔枝等果树，对我们这些生活

在北方的人是多么大的诱惑。遗憾的是，由于大山深处交通阻塞，

甘美的椰子会在成熟后坠落地面，摔得粉身碎骨；香甜的荔枝也会

令人惋惜地烂在地上，为外人很少得知的奇花异卉积蓄养分。这一

切，对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山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。而刚刚走进

书中的读者们，一定很想知道这个地方究竟在哪里？我们能否去探

测虚实？现在我就告诉你，她位于我国纬度位置最低的南部，属于

热带、亚热带季风气候，年平均气温在员愿～圆苑摄氏度。这里农作
物一年两至三熟，水稻和甘蔗是最重要的粮食和经济作物。

在风光秀丽的翠眉山里，一湾流水潺潺的小溪旁，一位十八岁

的少女坐在一块石头上吹着洞箫。如泣如诉、幽婉动人的箫韵穿过

密林，在山谷里飘荡。一曲过后，她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忧郁地望着

清澈见底的溪水中自由自在觅食的鱼。她羡慕地想：假如自己是水

中的鱼儿，那该多好，鱼儿在水中不停地巡游，是因为它们没有记

忆，它们对自己刚刚游过的地方没有任何印象，所以，永远不会感

到乏味，永远那么无忧无虑地游来游去，永远没有痛苦。这是多么

的幸福啊！自己呢？那深深烙在心底的疤痕，何时才能抹去？

“曦诺，吃饭喽⋯⋯”远处传来一个女人的呼唤。姑娘嘴里答

应着，身子却没有动，眼睛依旧怅然地盯着水中的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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曦诺，坐在溪水旁的姑娘，正是豆蔻年华。她体态娇小，苗条

婀娜；清丽的面容文静娟雅。一身女学生的打扮，在齐眉的刘海儿

衬托下，弥漫出东方女孩儿的端庄和娴静。她的身上散发着淡淡而

醉人的花香，一双纤细的小手托住写满了失落和无助的鸭蛋形小

脸，一对闪动着泪花的双眼，忽闪忽闪地眨着，眼泪也在这忽闪中

簌然飘落。

“曦诺，该回家吃饭了，你没有听见外婆在叫你吗？”随着话

音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者站在曦诺面前，他瘦高的个子，精神矍

铄，须发飘逸。

“外公，我想再自己待会儿，行吗？”曦诺低垂着头，躲避外

公锐利的目光。

“孩子，你在这里整整待了一下午，妈妈爸爸已经回天津了，

他们走时叮嘱我和你外婆，让你玩儿得开心些。”

“我不会开心的，外公。”曦诺姑娘伤感地叹口气，“外公，我

想问您一个问题，可以吗？”曦诺迷惘地注视着外公，目光里满含

着期待。

外公郑重地点点头。

“我存在吗？”

外公注视着小外孙女，奇怪眼前的这个小姑娘，竟然有着哲学

家的思考，“孩子，你怎么问这样蹊跷古怪的问题？你当然，当然

存在。”

“外公，可我觉得自己没有存在。”曦诺茫然地喃喃道。

这时，一丝阴影从外公的脸上掠过：“孩子，你难道没有从书

里读过，也不明白‘我思故我在’这句话的含义？”

“不是的外公。”曦诺知道外公懂得自己的心思，只是想通过

谈话开导自己，心事重重地说，“我说的存在是指精神、灵魂，而

不是肉体。”

曦诺的话让外公感到心中好似有一块石头，压抑得透不过气

来。他沉吟着，想尽快结束这个沉重的话题：“孩子，你读的哲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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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太多了，这不是你这个年龄思考的问题。”

“外公，当一个人失去了一生的追求⋯⋯”曦诺没有理会外公

的话，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发问，“您说，没有了追求的人，为什

么还要活着？”

“孩子，活着作为人类的本能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是苟

且偷生，一类是发奋进取。在《拾遗记·后汉》这部书中，任末

在临终时告诫说：‘夫人好学，虽死若存；不学者，虽存，谓之行

尸走肉耳。’就是说，只要你拼搏进取、自强不息，无论是否成

功，就是死了，也依然是一个英雄，依然存在。如果不求上进，活

着只不过是一具木乃伊。‘我思故我在’，思，就是对人生意义的

不息探求，就是对自己理想境界的不断升华⋯⋯”

“我思故我在，我思故我在⋯⋯”曦诺喃喃地重复着外公说的

这句话。

外公知识渊博，曦诺从小在外公的引导下，对各种知识，特别

是哲学和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她不像有的女孩子那样，让父母

宠得既娇气又霸道，一不顺心就发小姐脾气。她把所有的时间都用

于学习和思考。她总是爱思考一些困扰在自己脑海中的稀奇古怪的

问题，关于宇宙，关于生命，关于生存的意义，探索着其中的无穷

奥秘。

外公满怀喜悦地看到这一点，他对曦诺充满无限的期盼，他期

盼曦诺能代替自己，实现自己有生之年未必能够实现的夙愿。他循

循善诱地引导着她的思想，春风化雨般的传授着自己广博的知识。

此时，外公很想用安慰的话语，把自己寄予厚望的孩子引出思

想的迷雾，但转念一想又改变了主意。不能操之过急，有时，当一

个人陷入苦恼时，不合时宜的安慰只会让对方的痛苦和不幸更加清

晰，从而产生更大的苦恼；尤其对于自己这个情感丰富的小孙女。

想到这里，外公从丹田发出爽朗的笑声。外公的笑让曦诺感到

有些意外，她疑惑地问：“外公，您为什么要笑呢？”

“我在笑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啊，花一样的容貌，花一样的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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龄，本该有着花一样的心情，无忧无虑，却自寻烦恼，辜负了大好

春光。”外公指着溪水中曦诺的倒影说，“你瞧，溪水映照下的小

姑娘，恰似仙女下凡一样美丽，像不像一朵芙蓉？”

“外公又在取笑我了。”曦诺用手搅乱倒映在溪水中的倩影，

“瞧，哪像花，像一堆杂草，丑八怪。”

“哦，多么美的一幅国画，让你给破坏了。”外公察言观色地

注视着曦诺，他决定把话题引开，“小曦诺，你看我手里拿的是什

么？”像变戏法似的，外公把几朵晒干的花瓣递给曦诺。

“啊，落红。”曦诺高兴地接过落红，放到秀巧的鼻子下，贪

婪地嗅着，“外公，是阿凉采的吗？”

“阿凉？他可没工夫，这小子近来总往县城跑，他说，他要到

县城里做买卖。是阿倪采的，他嘱咐我送给你。”

“他怎么知道我会回来？”曦诺说，“我已经告诉他们哥俩，今

年暑假不回来啦。”

“你不是说过，他们哥俩跟你有心灵感应。”爷爷说到这里兴

奋起来，“阿倪说，他和他哥哥有预感，说你一定会回来，你果然

来了。你说神奇不神奇？”

“是很神奇。”外公的话引起了曦诺的兴趣，“我们的生物老师

说，这种心灵感应非常罕见，只有在孪生兄弟姐妹中出现，但概率

极小。”说到这里，曦诺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她把好似牡丹一样艳丽

的落红放在手掌上，仔细瞧着。

由八个花瓣组成的落红，当地人又叫它千香花，生长在翠眉山

里的原始森林。森林里有许多人们叫不上名字的奇花，落红是其中

的精品，它只适合在翠眉山生长，别处至今没人发现过，或许由于

这里自然、地理、气候等条件特殊。落红花型优美，妩媚艳丽，馥

郁芳香，可入药，有安神、镇痛、杀菌等功能，治疗失眠，疗效尤

为显著。落红的香气持久，即便零落成尘，香气也经年不散，在当

地人心目中，它象征着忠贞不移的爱情，当小伙子爱上自己最心仪

的姑娘时，把它作为定情之物相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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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降生到这个世界，曦诺就是一个失眠患者。小时候不知为

什么，整天咿咿呀呀的，白天黑夜总不入睡，跟自己说着谁也听不

懂的话。父母很揪心，怕这个孩子长不大。当年在这里打过游击的

外公知道落红花具有治疗失眠的功能，特意跟阿凉的大伯路医生

———一位民间中医讨要经过炮制的落红花药酒，每天给曦诺喝一小

口，一个月后，曦诺与正常的幼儿一样，能够甜甜地入睡了。从

此，曦诺有了落红情结，每夜都需要落红的陪伴。路医生说这叫成

瘾性。为了满足曦诺需求，阿凉一有工夫就到原始森林寻找落红，

小阿倪长大了，也成了阿凉的采药伙伴。曦诺靠了这源源不断的供

应，失眠再也没有复发过。奇特的是，由落红陪伴长大的曦诺，病

愈后的皮肤异常的白细、柔软和丰满，尤其是那张动人的脸，莹润

娇嫩，如芙蓉初浴春水，犹如凝脂一般，一层淡淡的霞晕，像薄纱

一样浮漾在她的脸上。整个小巧的身体光彩照人，每一位见到曦诺

的人都感到惊异：这个女孩简直是花做的。

“外公，我觉得自己就是这落红，是落红凋谢的花瓣⋯⋯”她

随手把几个花瓣扔进小溪，火红的花瓣在小漩涡中旋了一个圈，顺

水漂流而去，曦诺的眼睛顿时注满泪水。

溪水边有一页写满娟秀字迹的白纸，外公俯身捡起来。

霜风叵耐摧花木，百种千般。

百种千般，一抹残晖照嫩寒。

落红昨日成红落，玉殒香残。

玉殒香残，碧落黄泉迹杳然！

调寄·采桑子

“我的孩子，你的诗词太伤感了。”外公被曦诺悲凉词句所感

染，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安慰她。

曦诺叹了口气，举起洞箫，近似大提琴低吟的旋律，随着淡淡

的暮霭在大山里飘荡。箫声述说着她的无助、彷徨和苦闷。外公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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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旁静静地听，幽咽的、仙乐一般的箫声，感动得老人眼窝潮润起

来。

“外公。”曦诺放下洞箫，泪光闪烁着说，“外公，我连续参加

两次高考了，第一次发挥失常，仅仅几分之差，第二次，我满有把

握，准备充分，却偏偏落红花药酒没有了，导致失眠症复发，考前

三天三夜睡不着觉，在考场上头痛欲裂，刚考完试，鬼使神差，治

疗失眠症的落红花药酒寄到了！这个世界对我真是不公平！”曦诺

绝望地拿起身旁的一块石头，狠狠地扔在了溪水里，在水中嬉戏的

鱼儿吓得惊慌四散。

“孩子，你知道什么是公平？”外公拧起眉头，慈祥的脸上升

起严肃的神情，“从古至今，历朝历代，哪一位成就大业的人，不

经历生命中的坎坷和挫折？你不是很喜欢看《史记》吗？可是它

的作者司马迁，为了写这部书而被阉割。还有，你爱听交响曲

《命运》，它的作者贝多芬，一位伟大的音乐之父，所遭遇的一次

次打击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。在傅雷翻译的《贝多芬》这本书里，

有这样一句话：惟有真实的苦难，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

难；惟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，才能帮助我们承担残酷的命

运。”

“外公，这句话我背得滚瓜烂熟，可那又有什么用？”曦诺说，

“司马迁是为了写书，贝多芬是为了作曲，他们都有真实的理想和

事业的追求，而我的追求就是上大学，学知识，像居里夫人那样成

为世界最著名的化学家。我想把海水用最便捷的方式淡化，让干燥

的区域拥有丰厚的水资源⋯⋯这样农作物可以得到灌溉，干枯的河

流注满清澈的河水，让荒芜的沙漠出现绿洲⋯⋯可，如今我连大学

都上不了，我还会做什么？外公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⋯⋯”曦

诺说到这里用手捂住脸，伤心地呜呜哭起来。

“我的小孙女，我的孩子⋯⋯”外公心疼地把手放到曦诺的头

上，怜爱地抚摸着她柔软的秀发，“你可以再复习一年，然后继续

参加全国高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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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，外公，我怕了，也许，这就是人们说的命运。”曦诺抬

起头，满目凄凉地说，“我不想再考了，如果下次再发生什么，我

肯定会疯的。”

“好孩子，你既然不想再考下去，那么你可以跟着爷爷学习书

法，博览群书，你有着文学的多方面才能，可以成为中国继王羲之

后的第二个书法家，也可以成为世界继雨果后的第二个大文豪，只

要你去努力做了，外公相信，你会大有作为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

人。”外公为曦诺轻轻地抚去满脸泪水，“相信外公，也相信你自

己，相信自己的才能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是谁让我的小孙女不高兴啦？”随着话音，身材娇小的外婆

来到他们面前。曦诺长得酷似外婆，举止神态都很相像。已经步入

七十一岁的外婆看上去也就五十多岁，丰满的体态没有老态龙钟的

痕迹；尤其是文静典雅的面容，还是那样丰盈，那样富有光泽，只

是岁月在上面浅浅地留下划痕。她心疼地为曦诺擦去泪水，“好孩

子，不愉快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外婆知道你是个最坚强的孩

子。”

“外婆。”见到外婆，曦诺忍不住撒娇。外婆是她的保护伞，

从小就娇惯着她。曦诺可怜兮兮地，好像溺水的人突然看到身边漂

来浮木，用双手环住外婆的脖子，举起纤秀的粉颈，撅起薄薄的小

嘴，“外婆，我一点儿也不坚强嘛！”

“你怎么会不坚强呢？孩子你忘了，你十六岁的时候，一次为

做手术，医生打了有效时间为两个多小时的麻药，结果手术却做了

四个小时。你咬破了三条毛巾，咬伤了嘴唇。手术下来后，那位专

家伸出大拇指，对你说：小姑娘，就凭你这勇敢的表现，将来一定

会干成大事业。”

外婆把目光投向老伴，意思是赶快奉承咱们的小孙女几句。外

公心领神会，接过外婆的话题说，“是这样的。当年我还夸奖你

说，假如你生长在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里，绝对不是叛徒，而会成

为民族的英雄，国家会给你颁发一级勋章。”外公说到这里，故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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夸张地用双手比画着勋章，像碗那么大，“放在我家小曦诺的胸

口。”

曦诺姑娘被外公逗笑了，不过这笑依然夹带着苦涩和委屈，

“外公，上大学可是我梦寐以求的渴望。”

“小曦诺，你在文学上很有才气，我和你外婆在你小的时候就

发现了，从那时开始，我们就开始培养你，教你背唐诗宋词。希望

有一天，你会获得中国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。曦诺，外公可是还

盼着你能够获得这诺贝尔文学奖，”外公说到这里脸上露出调侃的

神情，“到那时，我好圆自己的梦，用这笔奖金给乡亲们修一条通

向山外的公路，把白白烂掉的香蕉、椰子运出大山卖钱。你说好不

好？”

曦诺听到这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她抬起头望着西边的天空，漂

浮的云朵在夕阳的照射下，好似绚丽的彩带。这时，远处传来悠扬

的笛声，曦诺对那天籁般的声音非常熟悉，向远处眺望，果然一个

牧童坐在牛背上，吹着笛子优哉游哉地朝他们走来。

“阿倪！”曦诺喊道。

“曦诺阿姐，”阿倪兴奋地跳下老水牛的脊背，奔跳着朝曦诺

跑来，来到曦诺面前又有些局促不安，“阿姐，我一猜你准回来，

昨天我还问阿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，阿哥说快了。”阿倪抓住曦诺

的手臂，“最近，我阿哥总是在梦里喊你的名字，早晨起来我问

他，他还不承认。”

曦诺被阿倪说得满脸飞红。

“阿公，阿婆，让曦诺阿姐去我家吃饭好吗？”阿倪期盼地注

视着外公和外婆。外公对外婆笑了笑，然后拍拍阿倪的头：“阿

倪，你给曦诺阿姐做什么好吃的？”“当然是我阿哥做的山蘑炒山

鸡，阿姐最爱吃了。”十二岁的虎头虎脑的少年，讨好地望着曦

诺，“阿姐你说对吗？”

曦诺感到自己的脸火烧火燎，她不好意思地瞟了外公一眼，外

公诡谲地眨眨眼睛，显出孩子般的顽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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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倪用小柳枝指挥驯服的水牛，让它趴下，扶着曦诺跨到水牛

的背上，然后牵着水牛唱着山歌，朝自家的方向走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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曦诺的突然到来，让没有来得及准备的阿凉一家很是慌乱。阿

凉红着脸看着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面的曦诺，被她那飘浮在眼睛里

的脉脉柔情，以及含羞带笑的如花面容所迷恋，他多么想把心爱的

姑娘紧紧搂在怀里，可是当着家人，他只好忍住青春的骚动，拿起

猎枪去翠眉山打山鸡。

阿倪爸把各种新鲜野果堆到曦诺的面前，关切地问：“曦诺姑

娘，你怎么没给个信儿就来了？考上哪所大学啦？”

曦诺的眼圈红了，她很想把自己的不幸告诉这位慈祥的老人，

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只是苦涩地摇摇头。

“阿姐，你没考上是吧？阿哥心里很难过，他要是早告诉我把

落红花药酒放在什么地方，我会替他给你寄去的。可这又不能怪

他，他⋯⋯”在一旁烧水的阿倪说。

“我知道。你哥信上说了。”曦诺打断阿倪的话。她蹲在灶边

烧火，借此掩饰自己内心的痛楚。

“阿姐，这次来还走吗？”

“我要待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在这儿学习，练练书法，读读

书。从前光应付高考，许多好书没来得及读。”

“太棒了，我就喜欢天天看见你。”阿倪起身给曦诺拿个小板

凳让她坐下，调皮地小声问：“阿姐，我阿爸总对阿哥说，要是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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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家有一个女人该多好。”阿倪说到这里瞥了一眼在一旁用热水磨

蹭着泡山蘑，其实是在留心听他俩谈话的阿爸，“曦诺阿姐，你什

么时候做我的嫂子？”

阿倪直言不讳的问话，让曦诺满脸羞红，连脖子和耳朵根也红

了。

“野兔子来了。”跟随着喊声，阿凉提着一只野兔子走了进来，

这个中等偏高，身体匀称的小伙子，继承了父亲的北方血统，皮肤

裸露的部分被太阳晒成了古铜色，穿一件曦诺送给他的跨栏背心，

白色短裤，看上去十分英俊、帅气。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闪烁着孩

子般的淘气、俏皮，还有些幽默。一对漂亮的浓眉，颇有男子汉气

概。挺直的鼻子，镶嵌在棱角分明的脸上。

“对不起。”阿凉腼腆地看着曦诺，“山鸡都回家睡觉去了，而

这只野兔子却只顾欣赏月色，大概要做诗吧，结果成了今天咱们的

盘中餐。”

曦诺笑了，无声的。她爱阿凉，和所有的向往着爱情甘露的姑

娘一样，渴望心爱的人全心全意地爱着自己，相互依偎，相互倾听

对方心跳，相互感受着对方的温暖，把爱情融进对方的血液，让灵

魂与躯体永不分离。

两个相爱的人双目撞击在一起，一种激动瞬间从双方的脚底传

到头顶，犹如对方的热吻，麻酥酥的感觉传入躯体，像流动着的岩

浆在地底涌动。

曦诺不敢再看阿凉，惊慌地低垂下头，浓密的秀发像黑色的锦

缎遮住了她羞红的脸。此时阿凉的心脏兴奋得像只不安分的小兔，

蹦着，跳着，想作诗，像他自己开的玩笑那样。那诗作出来，一定

激情澎湃，波涛狂溢，能把自己和恋人一道淹没。他有些迫不及待

了。

“曦诺姑娘在咱家还没有吃过野兔，今儿我来做山蘑炒野兔。”

阿凉的父亲理解年轻人烈火般的激情，他顺着这对年轻人的心思

说，“阿凉，你带曦诺姑娘去看看你养的鹌鹑，到吃饭的时候我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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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们。”

“我也去。”阿倪起身说。

“阿倪，鹌鹑你不是天天看见吗？让你阿哥带曦诺阿姐去，你

帮阿爸烧水。”父亲摸摸阿倪的头，“吃完晚饭，跟你阿哥一起送

你曦诺阿姐行不？”

阿倪高兴地笑了，他从自己的书包里拿出一个密封的装着落红

的袋子递给曦诺，“这是我昨天刚刚采来的落红，六朵。阿姐，你

要是永远留在我家，我会给你采好多好多新鲜的落红。”曦诺感激

地接过塑料袋说：“阿倪，我给你带来了你最喜欢的微型录音机，

一会儿回家我拿给你。”“太棒了。”阿倪兴奋地把手上的柴草扔向

空中，自己在纷纷洒洒的柴草中，连呼带喊地蹦跳着，逗得大家哈

哈大笑。笑声中，阿凉牵着曦诺的手悄悄走出屋子。

他们来到一片椰林里。阿凉深情地凝视着曦诺，他想把曦诺拥

抱在怀里，又怕她不高兴，只好摇晃着身体，搓着双手控制着自己

汹涌澎湃的热血，愧疚地说：“曦诺，你不恨我吧？都怨我忙着在

城里做生意，到了给你寄落红花药酒的日子，心急火燎地往家赶，

没想到遇上山体滑坡，被困在山外，让你⋯⋯”

“哎⋯⋯”曦诺哽咽了。

“没关系，明年可以再考⋯⋯”阿凉的声音也哽咽了。他小心

伸出双手，想去抚摸曦诺的脸，刚刚伸出一半，他的手止住了。他

和曦诺每年只在暑假里相处两个月，其他时间是用信件交流。他的

信写得热情似火，而曦诺的信却平淡、冷静，搅得只比曦诺大两岁

的阿凉坐卧不宁。他猜不透曦诺对他是爱还是喜欢。爱和喜欢是不

一样的。两个年龄相仿的异性有缘相聚，喜欢，只能成为朋友，爱

呢，当然会成为恋人，将来还可能成为夫妻。阿凉把握不好曦诺的

心态，更把握不准曦诺对他的感情，人家家庭好，容貌好，又是大

城市的女孩，真的能够看上他这个山里的小伙子？他始终认为自己

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。虽然他给曦诺写的信像燃烧的焦炭，一旦见

到曦诺本人，他又变得唯唯诺诺，手足无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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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凉强迫自己收回伸出的手，放进口袋，如同把一只欢蹦乱跳

的兔子关进笼子。他很不自然地安慰曦诺：“没关系，前年和我一

起高中毕业的阿奎，也是连考两次，也是差几分，起初他也很痛

苦，后来他借了钱自己在县里开了个馄饨馆，今年，他不仅把欠债

都还清了，还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。”

“他会做馄饨，可我什么也不会。只能够依靠父母。”曦诺伤

心的泪水滚落到脸上。

“曦诺，别哭了。”阿凉说到这里，勇敢地把“兔子”放出牢

笼，伸出他那双由于干活而变得灵巧又粗糙的大手，轻柔地、麻利

地为曦诺擦去满脸的泪水，无限柔情地继续安慰说：“曦诺，你别

生气，别骂我自私。说心里话，你聪明伶俐，没人可比，不上大学

我非常惋惜，又暗自庆幸。你走得越高，离我就越远，你都快变成

月里的嫦娥了，我，就成了想吃月亮，不，想吃月里美人的天狗

⋯⋯”

曦诺忍俊不禁，扑哧笑了，伸手去捂阿凉的嘴：“不，你不是

天狗，是———”

“是吴刚。曦诺，我总在想，吴刚和嫦娥厮守了千万年，现在

成了什么关系？难道他们没有一个动心的？”阿凉说着试探地握住

曦诺的手。曦诺感到全身战栗，心跳加快，幸福的甘露滋润着全

身。她没有抽出自己的手，任凭阿凉紧紧地握着。阿凉兴奋地几乎

难以自制，意外的惊喜让他全身颤抖，“曦诺，你是大城市来的姑

娘，如果你不嫌弃我，再等两年，你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，咱俩

就，就结婚。”阿凉大概是过度的兴奋，把曦诺好似用菱角粉做成

的手当成了捕获的山鸡，或者野兔，紧紧地抓住，生怕跑掉。

沉浸在幸福中的曦诺，这时疼得拧起了眉头，大概恋爱时的小

伙子都有点儿粗心，阿凉继续说：“曦诺，虽然我们家穷，但我不

会让你吃一点儿苦。我要凭着自己的本事，自己的脑子，让咱家快

快富起来。”

阿凉松开曦诺的手，把手插进曦诺浓密的头发里，温情地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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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。曦诺舒了口气，下意识地甩了甩被阿凉握得通红的小手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⋯⋯”阿凉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鲁莽，他

再度把曦诺的手握在自己手里，谨慎地、轻轻地按摩着，像一个文

物鉴赏家玩赏一件易碎的稀世珍宝。阿凉深情地把曦诺的双手放在

唇边，吻了又吻，爱情的乳汁好似灌浆在阿凉丰满的嘴唇上，那么

滑软，那么富有弹性。对相爱的人们来说，身体的每一部位都是最

灵敏的导体。通过阿凉厚厚嘴唇的传导，曦诺感受到奔腾在阿凉全

身每根血管激情的洪流，隔着衣服，她洞见了阿凉的心胸，那里很

狭窄，只能容下她一个人，那里又很宽广，很寥廓，那是一个宇

宙，一个由日月星辰组成一个“爱”字的宇宙，星光璀璨，亘古

不移。

“阿凉，我们是在相爱吗？”曦诺的声音很轻微，像来自遥远的

星系。她注视着阿凉亮闪闪的瞳人，那里分明正在发射爱神的箭

矢，那么神采奕奕，令人销魂动魄。曦诺惊慌地闭上眼睛，毕竟她

只有十八岁，在这情意浓聚得几乎爆炸的两人世界里，她有一种不

真实的缥缈感觉。

“你瞧，你的这张脸多讨人喜欢，粉红色的小脸蛋就像落红，

是世上的珍奇品种。”阿凉捧起曦诺的脸，深情地注视着，“你真

美，我配不上。”

“不不⋯⋯”曦诺很是惴惴不安，“你，聪明，能干，是我不

配你。”

“嘘⋯⋯”阿凉把手指放到曦诺的嘴上，“你哪方面都比我好，

你是大城市姑娘，父母是教师，外公外婆是抗日功臣，享受着国家

的特殊照顾，你不光人漂亮，心眼儿还透亮，多才多艺，简直⋯⋯”

“是什么？”曦诺知道他又要幽默一把了，做出好奇而俏皮的样

子瞅着阿凉。

“你是神，是仙，无所不能⋯⋯”阿凉爱抚地去摸曦诺的脸，

曦诺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被年轻异性抚摸过，她喜欢阿凉这双大手

的粗糙，她面庞的细腻和这双大手的粗糙，形成异常强烈的反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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